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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宰相”陶弘景抄了《四十二章经》近七成；李白偷了《春江花月夜》的月色；一首诗56字，苏
东坡隐括了52个字；乾隆作诗涉嫌抄了3万首……在古人的抄袭黑名单上，星光熠熠。

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古代的抄袭之风

“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
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
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

《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
著书，无非窃盗而已。”这是顾炎武在《日知录·
窃书》中写下的话，意思是：汉代人喜欢把自己写
的书说成是古人写的；晋代以后，学者开始把别
人的书窃为己有；到了明代，著作多剽窃自他人。

如果顾炎武能活到清末，可能会修正看法：
清人抄袭力，更胜明人。

在抄袭者的不光彩名单上，不乏杜甫、王维、
王勃、刘禹锡、晏殊、王安石、黄庭坚、林逋、秦观、
宋祁、沈周、洪亮吉等名家，到后来，甚至还抄出

“技术含量”，形成了点化、隐括、用典等“修辞手
段”。古人对抄袭深恶痛绝。上古文献虽意近，文
皆不同。《礼记》明确提出：“毋剿说，毋雷同。”韩愈
也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遗
憾的是，受文化制度制约，反抄袭未成主流。

抄得兴起 忘改署名

抄袭大行，始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诸生竞
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
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比如屈原《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
兮新相知”，被《艳歌何尝行》抄作“乐哉新相知，忧来
生别离”。而《艳歌何尝行》中的“五里一反顾，六里一
徘徊”，又被《孔雀东南飞》抄作“五里一徘徊”。

再如 《文子》，托名老子的弟子辛氏著，大
量抄袭《淮南子》，但删去故事、案例等，只用
议论，每章开头加“老子曰”，且“洗稿”：《淮
南子》的“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

《文子》改成“含阴吐阳，而章三光”；“布施而不既，
用之而不勤”，改成“布德不慨，用之不勤”……改
篡后，《文子》在唐朝时，一度列入道家四大经典。

汉人著述，常不署名，抄袭者获益不多。但署名
著作亦存抄袭之嫌，比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
人感应说来自纬书、三统说来自邹衍的五德说、三纲
说来自《韩非子》……没想到，《春秋繁露》后又遭各
种纬书抄袭，以致《四库提要》称：“核其文本，即
是纬书……不能托诸孔子。”被踢出儒学著作之列。

三国时，魏人邯郸淳在《笑林》中记了一个笑话：
汉桓帝时，有人被征召为公府掾（太守的属官），可
他不会写上行公文，别人说：“名臣葛龚善写这种文
章，直抄即可。”太守收到公文后，大惊，因上面还有葛
龚二字。时人笑道：上奏工整，应删葛龚。

嘴上冲淡 下手却黑

汉代抄袭案中，班固的《汉书》争议最大。
班彪（班

固的父亲）的
学生王充最
早 指 出《汉
书》是两本书
拼接而成，一
是《史记》，二
是扬雄的《续
太史公书》。
晋初傅玄则
认为，《汉书》
乃 班 彪 著 。
葛洪则称，刘
歆本有祖传

《汉书》一百
卷 ，想 写 成

《汉书》，不行

早逝，班固“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未用的2万多
字，编成《西京杂记》。

唐代刘知几认为，《汉书》 既抄袭 《史记》，
又抄袭刘歆。此说一度成主流意见，所以南宋史
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说：“班固者，浮华之士
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但清代著名学者章
学诚反驳说，史书应言之有据，《史记》也引用了

《尚书》《左传》《战国策》等，难道也算抄袭？
魏晋时，抄袭更普及。比较恶劣的是郭象抄袭向

秀案。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曾注《庄子》，仅差《秋水》
《至乐》两篇未完。向秀去世后，儿子太小，无法接手，郭
象乘虚而入，“以（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

此外，陶弘景的《真诰》也大量抄袭《四十
二章经》。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创造者，南齐高
皇帝萧道成要他出山，调侃说，山中有啥好的？
拿来给咱看看。陶弘景写诗回答：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陶弘景因此被称为“山中宰相”，没想到他下手毫
不客气。《真诰》所抄部分，占《四十二章经》的62.8%，
除将佛教术语改成道教术语外，几乎原文照录。

偷句三种 技术升级

唐代，抄袭开始技术化。皎然在《诗式》中，把“偷
句”分为三种：偷语、偷意、偷势。偷语是直接抄，“最
为钝贼”；偷意是偷创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偷
势”是在原作上有创造，“才巧意精，若无朕迹”。

唐代兴科举，诗是必考内容，写作有了现实利
益，抄袭技术得以精进。

如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偷意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杜甫的“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
是长安”，偷语于沈佺期“云白山青千万里（《全唐
诗》作“两地江山万余里”）》，几时重谒圣明君”；

“湛湛长江去，溟溟细雨来”偷语于阮籍的“湛湛长
江水，上有枫树林”。李杜抄得巧妙，王维的“漠漠
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则全抄李嘉佑的

“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后代评家却称漠漠、
阴阴“精彩数倍”，反成“点化”（让原作水平提
升）。传说王勃对《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极为得意，古滕王阁下常有鬼夜诵
二句，一路过文人骂道：这种抄袭文字，且与和共是废
字，还敢吹嘘？鬼从此消失。二句偷语于庾信《马射
赋》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红杏为诗 三次出墙

唐代科举失败后，考生应回籍乡试，通过才有
资格科举，但高官可荐人免乡试。许多落第考生
滞留长安，将作品誊为行卷，请高官评定，此即干
谒。干谒后来不限于长安高官。唐人李播在蕲州
任官，有李生献行卷，李播大惊，说这都是我的
旧稿，李生惭愧地说：这是我20年前买的，已在
江南编骗多年，现在请您把这些诗送给我吧。

宋代偷句更普及。一是“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
为”，二是宋代重科举出身，为了科举成功，读书人从小
便学写诗，黄庭坚说：“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
者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则未多……病在速成耳。”

为科举而写诗，多属速成，即治诗如治经，熟读前
人作品，先模仿，后创作。汉代诗歌分途，宋代重求
统一，始有隐括，即将诗改写成词。隐括本是校正
竹木的工具，后引申为规范、修正。苏东坡是隐括
的开创者。比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前四句是：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
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改成：与客携壶上翠
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
插满头归。全诗56字，苏轼抄走52字。虽标明隐括，

却开明抄之习。
比如“一枝红杏出墙头”，出自唐代吴融的《途

中遇杏花》，先被陆游抄走：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
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
头。后被叶绍翁抄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
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因
抄得巧妙，偷语反成正宗，吴融、陆游之作被遗忘。

一边讥讽 一边偷诗

对抄袭，唐宋文人态度微妙，一边用“不是师
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讽刺，一边赞赏抄得
巧妙的作品。比如王安石的《招叶致远》：山桃野
杏两三栽，嫩蕊商量细细开。最是一年春好处，明朝
有意抱琴来。偷句于雍陶、杜甫、韩愈、李白，却因

“用其语不用其意”，被视为佳作。这种双标让唐
人魏周辅深感委屈：“文章大都相抄袭，我被人说
是偷诗。”宋代名臣宋祁曾骂：“今人但务新奇剽
窃，全无由衷真的之见。”可他也曾“创作”一首词：
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

明代时，抄袭已成常态。顾炎武认为，明以前
科举考策论，举子需有一定见识，明则“不过于《四
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
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因背范文
的恶习，学生从小便学会了抄，致“八股行而古学
废，《大全》（指《四书大全》）出而经学亡”。

清代科举严苛，士风更趋功利化。
著名学者洪亮吉被视为近代人口学先驱，代表

作《春秋左传诂》被吕思勉赞为“采取杜（牧）以前诸家
治《左传》之学说而集其大成者也”。学者吕东超发
现，该书大量抄袭陈树华的《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且
刻意掩盖原作痕迹。明代胡应麟、方以智提出“引
书必注出处”等规范，视抄袭为“大不德”，洪亮吉
竟有脸在《咏史》中写道：著书空费万黄金，剽窃根
源尚可寻。吕览淮南尽如此，两家宾客太欺心。

别人在跑 我们在跳

清人抄袭范围更广，经学、史学、诗歌之外，曲
论、词论、诗论、小说等皆抄袭。

比如收入中学课本的、林嗣环的小品文《口
技》，亦见于金圣叹《水浒传》第65回总评，两
文极相似，是金抄林，还是林抄金，至今争论未
定，但金文似更早出。

清朝乾隆皇帝平生写诗四万余首，其中三万
多首涉嫌抄袭。清人常将抄袭当成尊古，辩解道：
只要抄得好、有新意，就属于创作，不算抄袭。戴
名世曾说：“见其词采工丽可爱也，议论激越可爱
也，才气驰骤可爱也，皆可爱也，则皆可割
也。”名臣李光地说得更露骨：“意之所至，岂必
词自己出？”梁启超也认为：“善抄书可以成著作。”

章学诚比喻说，前人佳作犹大鹏鸟的翅膀，
小鸟抄走，反而坠地，只有同是大鹏鸟，抄走才
有用。把抄袭者绕着弯地赞美了一番。

美国学者米德在《上帝与黄金》中提出一个
发人深省的观点：在古代中国，一个人发明了一
种新式老鼠夹，人们立刻赞美他，给他“鼠夹
王”之类美名，10年后，所有人都在使用他的发
明，他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也没人再去改进。
可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一个人做出同样的发
明，可以立刻申请专利，10年后，他当初的发明
已升级好几代，每代研究者都赚到了钱。

米德的意思是，尊重版权，社会才能进步，有
创意的抄袭依然是抄袭，这种低水平重复会将一
个民族带入“别人在跑，我们在跳”的陷阱中。

“抄袭就是偷。”在今天，这应视为现代社会不
可让渡的原则。 文图来源：北京晚报清代清代《《晚笑堂画传晚笑堂画传》》班固像班固像


